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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利佳”的用工到底存

在什么问题？为一探究竟，记
者找到该公司人事部的徐怀
义主任。

徐主任说，像小伟这样的

工人，都是和燕路上一家名为
“辉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
限公司” 的劳务公司向他们
输出的劳务工。虽然在生产管
理上，这些劳务工归厂方指
导，但劳务工的整个劳务关系
都在劳务公司那里，“劳务工
所有劳动合同都是与劳务公
司签的，每月工资也是厂家向

劳务公司支付，劳务公司再转
发给各劳务工人———劳务公

司按一个劳务工每月 20元的
标准收取管理费用。”徐主任
在仔细查阅后表示：辉煌人力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向他们输出
的劳务工人数目前为30人。

同时，徐主任强调，作为
老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的

用工制度一直严格遵照国家
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无论
是厂里的正式工、合同工，还
是由劳务公司输出的劳务工，
只要是被录用的工人，实际年
龄一律不得低于18周岁！”

那么，对于劳务公司输出

的劳务工，其实际年龄如何确
定呢？对记者这一提问，徐主
任说：“在工人正式进厂工作
前，劳务公司须将各劳务工的
身份证复印一份，上交厂方人

事部。”因此，待录用的劳务
工，其实际年龄完全以劳务公

司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为准。
但据记者了解，劳务公司提供
的各劳务工身份证复印件，是
由劳务工本人自行提供的。对
此，徐主任也承认，这些证件
只是拿来过个目做备份，并不
进一步核实，也从不向公安机
关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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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又来到辉煌

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让人意外的是，该公司负责
人却矢口否认他们与“华利
佳”存在劳务输出关系。记
者提出想查看小伟的身份证
件、个人资料，该负责人也
称他这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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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 5点多，暴
雨如注，记者跟随小伟再

次前往厂区。在距离车间
不远处的一堵围墙下没
等多久，一名身形比小伟
还要矮小、却一身在岗工
人装扮的少年被小伟拉
着走了过来。由于正当工
作时间，被临时叫出车间

的少年有些胆怯，羞红着
脸，一直低着头。

少年说，他老家安徽，
来车间做穿线工已经快半
年了。记者询问他今年多
大，少年不由一愣，眼神透
出慌张，“1989年生的。”

“你怎么是1989年的，你
不是一直跟我说是 1990
年的吗？”一旁的小伟问
道。在记者的详细追问下，
少年终于支支吾吾地承
认，自己和小伟一样大，

1990年出生，今年也只有
17周岁，也是通过假造身

份证，和劳务公司签了合
同才进厂做工的。
“他左手被机器轧伤

过，缝了三针！”小伟向记
者介绍道。而少年则一直
用袖子护着手，老大不情
愿地将胳膊慢慢伸出来。

记者看到，在其左手虎口
上，一道1厘米多长的缝
合线十分醒目。少年承
认，这确实是被机器轧伤
的，但又急忙解释道：“医
药费都是报销的！”
“家里穷，在这里干

活是苦，可一个月能挣八
九百块，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害怕工厂的人察觉自
己在跟陌生人谈话，少年
和记者没谈多久，就慌张
地跑回车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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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又返回华利佳公司，

在记者的要求下，徐主任派人
查找出小伟的个人备份资料。
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小伟的出
生日期为 1986年 12月 24
日；而实际上，该身份证是小
伟花80元钱伪造的，若以此
为据，小伟今年应为20周岁，

自然达到了公司 “实际年龄
不得低于18周岁的标准”。

根据劳动保障部门相关
规定，任何企业都不得招录
16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做
工，否则即系非法招录童工。
而年龄在 16周岁到 18周岁

之间的，虽然已不在童工范
畴，但由于未满18周岁，仍系
“未成年工”，劳动法规明文
规定，“未成年工”严禁从事
“有毒”“有害”的特种行业。

厂方徐主任也承认，该厂
生产车间的 “排气”“涂粉”

“烧管”“绷丝”工种，确系有
关部门划定的 “有毒”“有
害”工种。
“其实从小伟的个头、身

形和面貌上看，都是一脸孩子
相。干了这么久的活，难道公
司领导从未觉察？”采访中，

有工人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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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车间生产线工人时

常被烫伤一事，徐主任说，虽
然有些岗位作业时存在危险，
但由于是大机械生产，工人如
能严格按照安全课上的讲解
作业，应该不会受伤。即便受
伤，也只是火星飞溅一类的小
伤，不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同时，厂方备有专业涂抹油
膏，向工人随时免费发放。而
关于那些 “需要前往医院治
疗，甚至停工休息” 的大伤
害，“这么多年来，厂里一例
也没出现过。”

记者在该厂生产车间看
到，在炉火温度高达五六百
摄氏度的厂房内，绝大多数

工人都穿着短袖，有的连工
作服都没穿，只穿着普通 T
恤衫而已。对此，徐主任解
释，因为遭烫伤的可能性很
小，所以工人穿短袖 T恤作
业他们也未做禁止，“夏天厂
房确实较热，大概有 40多摄
氏度，也有工人把原本长袖

的工作服剪成短袖，以便干
活时轻松凉爽。”
“工人遭意外烫伤，主要

都是因为本人操作失当引起
的！”徐主任说，劳务工在进

厂干活前，厂方会安排专业
人员给他们上一天安全课。
之所以只上一天安全课，也
是因为 “车间都是大机械生
产，劳务工一般也不会被安
排到专业难度大的岗位上。
上完课后，即可由班组长领

去上工，有的岗位新进工人
会有老工人带，有的岗位则
无需人带，直接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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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矮小的小伟，看
上去稚气未脱。在记者面

前，他显得很拘束，像个
犯了错误的学生。

小伟说，他是 1990
年 5月 24日出生的，今

年才17周岁多一点。因
为顽皮，去年初中毕业后
便没有继续上学，在老家
爷爷奶奶身边玩了两三
个月后，就来到在“华利
佳”打工的父母身边，准
备和父母一起打工。

今年元月，通过也在
“华利佳”打工的大伯疏
通，小伟有了进厂的机
会。可考虑年龄太小，又
一直没办身份证，厂里要
是不要怎么办？小伟说，

他拨打了路边张贴的办

假证电话，花了80元，拿
到了一张可以证明自己

超过 18周岁的假身份
证。向厂里交了身份证复
印件以及体检材料后，元
月15日，他如愿以偿地
进入“华利佳”打工。
“第一个月是学徒工，

我领了300元。”小伟说，
当发工资时，辉煌劳务公
司来到厂里和他补签了劳
动合同，并给他一张银行
卡，每月12号从银行取工
资。小伟说，自己进厂前三
个月，工资很低，每月300
元至600元不等，现在已

经能拿到800元左右了。
“像我这样的，车间

里还有好几个！”小伟告
诉记者。

小伟所在的公司主
要生产荧光灯。玻璃灯管

从玻璃熔炉里出来成型
后，要经过排气、穿线、
封口等多道工序，才能加
工出来成品。一个月前，
他从夹焊泥岗位调到了
封口。
“干这份工作不容

易，经常会受伤。”小伟
说，和他先后进厂的几个
年龄相仿的人都受过伤：
有的是被玻璃灯管划伤，
有的是被刚出炉的高温
灯管烫伤。

看着自己左手腕上

两道鲜红的伤疤，小伟
说，这是一个月前的下
午，不慎被一根坏掉的
高温灯管烫的。“那灯
管有五六百摄氏度，烫

到皮肤钻心疼。”见小伟
被烫伤了，一位老师傅

连忙帮他涂上了车间准
备的油膏，歇息片刻后，
又忍痛继续工作。记者
看到小伟伤口处还有交
错的伤痕，其中一处的
皮肤还在渗血。小伟说，
新伤口是 6月 23日烫

到的。
“他才被烫到两次，

我可比他惨多了。”和小
伟一起打工的河南小伙

小勇举起双臂，一道又一
道伤痕显现出来，“我 3
月份才来的，已经被烫伤
了20多次。”
“被烫了就烫了，不

算工伤的。”小伟说，被高
温灯管烫伤，除了涂抹油

膏外，厂里便不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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